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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漁山與澳門

* 黃鐵池（1951-），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古典及東方語言系客座教授，上海藝苑書法篆刻會理事，上海

市大學書法研究會委員。本文係作者獲前澳門文化司署第5屆學術研究獎學金（1997-1998）所做論文《澳門－中西近代繪畫的交匯

地》中的有關吳歷研究部份。

澳門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主要在於它及時地傳遞了日趨強盛的西方社會的各種信息。歐洲資本主

義國家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的潮流組成了洶湧澎湃的浪潮向此地撲來。中國近代史上那些具有先

進思想的弄潮兒都曾在這引人注目的風口浪尖處親近過它：有的在這裡學到了中外貿易的經驗成了鉅商大

賈，以實業救國為己任；有的在這兒探悉了西歐各國的強盛之道，意欲借西方的民主政治改造日趨式微的

中國社會；也有的來這裡汲取西方宗教力量用以抵制人慾橫流的精神頹勢。與澳門有聯繫的近代史上一大

串偉人的名字都與它在當時突出而領先的地位分不開。無論這些人最後的目的是否達到，但澳門對他們一

生的經歷與事業都曾產生過重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往往是多方面的複雜的。清初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歷，

來澳門的原意是修道揚教卻陶染上了西洋畫的影響即其中典型的例子。從吳歷的經歷來看西洋畫對具中國

士大夫意識的文人的影響，意味深長。它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由澳門吹入的西洋風對中國社會各層次的人所

帶來的變化。吳歷的澳門之行以及他後來畫風的改變，其意義不應囿於對畫家本人藝術成就的評價，它更

有利於讓我們去對中西繪畫遇合之初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作歷史真實的窺探。

舉文於陳確（瑚）成為諸生，生性淡泊，不慕榮

利，專心於藝術。學詩於錢牧齋（謙益），學畫於

王煙客（時敏），學琴於陳砥阮，無不精妙，而尤

工於畫，靠作畫所得贍養其母。康熙二十年

（1681）隨比利時傳教士耶穌會司鐸柏應理赴羅

馬，途中滯留澳門，翌年入教。康熙二十七年晉司

鐸，在上海嘉定等地傳教，前後約三十年。康熙五

十七年在上海病逝，葬於境內陸家凟耶穌會墓

地。”可以說，上述文字是目前對吳歷生平較詳盡

較可靠的材料。它同時又談到，吳歷善作詩，早期

的詩是“遺民詩”，稍後為“藝術家的詩”，以題

畫居多，入道以後是“宗教的詩”，充滿了天主教

的教理和典故等。吳歷的詩集有《墨井詩鈔》、

吳歷（1632-1718）字漁山，江蘇常熟人，後長

期居上海。他在當時與畫壇上幾位大師級人物王時

敏、王鑒、王翬、王原祁、惲壽平等齊名，號稱

“清六家”或“四王吳惲”。吳歷舊居在常熟大東

內的言子巷。言子為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賢”之

一，現在虞山上仍有言子墓道，為常熟景點之一。

言子巷內有井一口，口徑僅二尺許，卻非常有名，

稱“言子井”，其水深如墨汁，旁有假山，高四尺

餘，西為井亭。這地方歷朝歷代出過不少名人，附

近皆有題詠。吳漁山生於斯長於斯，故自號墨井道

人，頗得其文化氣息。有關吳歷的身世雖有不少記

載，但大同小異語焉不詳。上海的《南市區志》說

他“寓居上海三十餘年。父早亡，母甚賢，使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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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集》、《桃溪集》等，鮮明地表現了他三個

時期的思想風格。

吳歷雖為王時敏的弟子，但作畫功力並不遜於

老師。他特別醉心於山水畫，早年風格沉鬱渾厚，

高閑奇曠，是典型的元代山水之繼承者，具有士大

夫畫家的氣息。晚年作畫多作雲霧迷漫之景。從澳

門歸憩上海以後，除了傳教佈道之外，兼授徒課生。

當時已有人注意到他的畫中已開始糅合西洋畫的某些

技巧，在千人一面的清初山水畫壇上自成一格。

《清史稿》第二十五卷〈藝人傳〉中有他的條

款，其中有言“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

晚年作畫，好用洋法。”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吳

歷並未到過歐洲，他所到的乃是澳門。《清史稿》

這一誤說，大概是源自葉延琯的《鷗波漁話》，葉

在該書中說吳歷不遠萬里去歐羅巴學藝修道。另一

方面，當時吳歷隨柏應理浮海而去，目的確實是天

主教的聖地羅馬，祇是不知甚麼原因，他與另一位

自上海同去的教友陸希言到了澳門之後便獃了下

來，沒有再隨柏應理遠行歐洲。也因這個決定，吳

歷與陸希言避免了柏應理最後死於非命的遭遇。明

末清初，人們對世界地理的概念尚不清楚，澳門遠

在南海之濱，在當時人看來，大約離歐羅巴也不遠

了。另外，李 在〈吳漁山先生行狀〉，王韜在

《瀛壖雜志》，畢瀧在《虛齋名畫錄》等著作中都

提到吳歷晚年作畫“好用洋法”這一點。但人們至

今尚未弄清，究竟是甚麼原因使這位受傳統影響極

深的畫家決心棄家入教並準備跟隨一位洋教士冒極

大風險去歐洲學道。這在三百多年前的中國，幾乎

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做法。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吳歷打算去歐洲的時間，比郎世寧來中國的時間還

要早。對於一個身處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環境中的

知識分子來說，不啻是一個爆炸性的大動作。

我認為，要弄清吳歷這段不凡的經歷，必然要

涉及他的世界觀、生活境遇以及他在思想上、藝術

上渴求新意的願望。

吳歷雖然出身名門，祖上為明代大官，但父親

早故，家道日衰。到了他那一代，已成了清貧人

家。他成年後靠賣畫為生，這在當時的確是一種無

可奈何的混日子的手段。“以畫取潤以奉母”，其

窘迫之狀可以想見。加上他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朝代

改換之際，由明入清，像他這樣一個明代官宦人家

的後裔日子自然不好過。清初的民族壓迫，對漢族

知識分子軟硬兼施的政策使漁山沮喪感慨，時時處

處有抑鬱難忍的感受。他一方面發出壯懷激烈的悲

嘆，一方面又不得不借繪事逃避現實，想用藝術來

訴說或解脫胸中塊壘之氣。他曾在題畫詩中寫道：

“晉宋人物意不在酒，托於酒以免時艱。元季人士

也借繪事以逃名，悠然自適，老於林泉矣。”這是

很坦率的表白。王朝的更替、時代的變遷以及家境

的困頓等等都使他的思想趨於消極。他當時嚮往隱

居不出的心境可以從他的一道題畫詩中淋灕見出：

“隱居祇在一舟間，與世無求獨往返；遠放江湖讀

書去，還嫌耳目近青山。”嚴酷的現實環境是他日

後皈依宗教的一個外因。他此時的種種情懷，在佛

教中稱之為緣，一旦時機成熟，就可能遁入空門。

他三十一歲時，平生最親近的人——母親與妻子相繼

去世。這對漁山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也是他最後萌

生“出家”念頭的動力。

除了上述兩個因素之外，我認為吳漁山的生活

經歷，還與他一心仰慕的元朝山水畫大家黃公望有

妷密切關聯。黃公望與倪雲林、王蒙、吳鎮四人稱

“元季四家”，在山水畫的繼承與發展的過程中有

卓越的成就和地位。黃也是常熟人，字子久，自號

大痴、井西道人等。與吳歷一樣，他的“井西道

人”之得名，也與“言公井”有關。公望少年時曾

居常熟子游居，為緬懷兒時宅地，他起了這個號。

吳歷學山水，都取黃子久一路，一生以他為藝術楷

模，一直到晚年還在不間斷地臨摹他的作品。吳歷

不僅學他的畫，還受他思想人品的影響。因為他們

有許多共同點，如同鄉、同道（繪畫），又都身處

外族入侵的環境下，民族壓迫嚴酷，漢人遭岐視受

打擊，尤其是對南人。同時，他們都因家境貧困仕

途失望而處於愁苦之中。黃公望在其特殊環境裡所

形成的“逸邁不群”品格、憤世嫉俗的情感、曠達

不羈的個性以及淵博豐厚的學養，與吳歷的個性何

其相似！更令人驚奇的是吳歷與黃公望一樣，最後

都入道歸隱，因為他們既無法沿妷“學而優則仕”

的道路來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負，也無法奮起抗爭。

避世超脫的希求，終於導致他們走上皈依宗教的道

路。祇是黃子久入的是當時風靡一時的全真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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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歷卻成了天主教的虔誠信徒，他們那種逃塵避俗

追求彼岸理想的思想情緒是完全一致的。

吳歷經過多年思索，決意棄世入教。但他開始

接近宗教，並不是後來所信奉的天主教，而是像許

多中國士大夫一樣，潛心於參禪拜佛。其時他有詩

云：“一夜西風近碧林，故山不負臥雲心。此身祇

合湖天外，水闊煙多莫浪尋。”他從此經常造訪虞

山腳下的荒山古剎，那座廟宇即大名鼎鼎的常熟興

福寺，唐代詩人常建所寫名句“曲徑通幽處，禪房

花木深”即此地。吳歷結識了興福寺的一個和尚法

號默容，彼此十分投緣，經常在一起談佛聊天。但

可惜的是，默容和尚不久圓寂，漁山失去了一位好

朋友，心情自然悲痛不已。他曾畫了一幅〈興福寺

感舊圖卷〉以示紀念。在題辭中，吳歷寫道：“吾

友筆墨中惟默公交最深，予常作客，不為話別，恐

傷折柳⋯⋯辛亥秋冬，將欲賦歸，意謂同此歲寒冰

雪，而未及渡淮，聞默公已掛履峰頭，痛可言哉！

自慚浪跡，有負同心，招魂作誄，未足抒寫生平，

形於絹素，泚筆隕涕無已⋯⋯”可見他們感情之

深。不知是否是這個因素，促使漁山離開家鄉去了

上海。而令人奇怪的是，不久之後，他竟然改信了

洋教。這一突然變化令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有

人猜測是吳歷到了上海接觸西洋畫並為之所動，由

此接近天主教，又因仰慕傳教士的繪畫技巧，想求

其法而步其塵。《名人畫冊》的序言中曰：“或云

先生晚年，酷愛西洋畫法，苦不得其門，遂棄家到

上海，舍身西教，得西教士指示，故晚年所作，有

參用西洋法者。”按此種說法，吳歷似乎是為求藝

而入彼教，這實在祇能說是一種臆測，並無多少實

據。而一般看法是，吳歷到了上海，確實在與西洋

教士及教堂的接觸中見到西洋畫並受到視覺上的衝

擊。但真正地在理性上加以探索並參用其某些技

巧，還是在赴澳門之後的事。《中國文化大百科》

藝術卷第34冊中所述“吳歷因母歿妻喪，跟隨天主

教士到澳門，越七年而歸，畫風發生變化，不似原

來冷雋，又參用西法，多用於筆焦墨，邃密鬱蒼，

畫山石時，用陽面皴⋯⋯”不失為一種較客觀的評

論。但若我們要問吳漁山從何時在甚麼程度上“參

用西法”，那祇有對他的創作生涯作一番全面的探

討與分析，比較他不同時期的風格與技巧，才能看

出這種變化的過程，才有一個較為可信的說法。另

外，有關他為何從一個佛教徒轉為天主教士的問

題，在缺少第一手資料證明之前，我認為祇能解釋

為，吳歷從常熟來上海時，正值耶穌會大規模入華

傳教之時，上海又是一個新開埠的經濟要地，天主

教一下子成了時代新潮吸引大批善男信女，連當時

朝廷命官楊廷筠等人也和漁山一樣，從虔誠的佛教

徒轉而受洗入耶穌會。那位進士出身的大官甚至為

此辭去高官厚祿，放棄舒適的家庭與侍妾，執意入

教。與他相似的情況，還有著名的人物如徐光啟、

李之藻等人，都可以說是該時代最為傑出的人物。

他們的這種行動，主要是因為耶穌會與科學一起傳

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許多問題在佛教中找不到

答案令人失望，於是投入天主教的懷抱亦為順理成

章的事。而在平民百姓之中，因為生活的艱辛與苦

難引致一部份人把這種域外傳來的新教視為逃離苦

海的方舟。在如此的社會環境中，吳歷不禁怦然心

動。而且從根本上來說，無論佛教還是基督教，其

本質是相近的，佛教宣揚“普渡眾生”，天主教也

以公教著稱主張趨善避惡修身養性。而且，在這種

教義剛剛傳入中國之時，以范禮安、利瑪竇等人為

首的傳教士領導把他們的許多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思

想結合起來，使之更適合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世界

觀。因此，吳漁山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從佛教而

入彼教也就成為很自然的事。

從目前能找到的材料來看，吳歷與耶穌會的關

係，最早見於1675年（康熙十五年），是年漁山四

十三歲。從他所作的〈湖天春色圖〉題辭中我們知

道這幅畫是贈給一位叫幬函的耶穌會士的。畫跋中

還提到一位遠西魯先生，此人係比利時籍傳教士，

漁山後來隨柏應理赴澳門，不知是否是他介紹的。

吳歷似乎與這位傳教士交情不錯。從這幅畫中，我

們瞭解到吳歷在赴澳之前，已與耶穌會教士往來親

近。到了1681年，他年屆五十，決心成為耶穌會的

會員而隨柏應理遠遊泰西。也可能是柏應理的人格

力量和淵博知識打動了他，當他見到許許多多教士

不為名不為利，甚至冒生命危險為傳播“福音”而

竭盡自己的力量時，這種精神令漁山折服，也激勵

他決心追求新的信仰。吳歷到了澳門後，很快進入

聖保祿學院，他在那裡不僅感受到了宗教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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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上帝的旨意”，而且還直接接觸西方文化，

無疑也包括西洋繪畫藝術。為了盡快地適應新的生

活，掌握教義，吳歷在這段時間內把主要的精力都

集中在宗教生活上。他學習拉丁文，對於一個年屆

五十的人來說，這卻是件絕對困難的事。陌生的語

言和玄奧的教義使他筋疲力盡。但這一切最終沒有

阻礙他修道學藝的堅強決心。為了全身心地投入這

一事業，他準備拋棄以往的一切，包括心愛的藝文

繪事。他有詩云：“老去誰能補壯時，工夫日用恐

遲遲。思將舊習先焚硯，且斷塗鴉並廢詩。”其苦

學精神妷實讓人感動。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一

個充滿美感的畫家，吳歷這種焚硯廢詩的誓言也祇

是說說而已，事實上他既沒有停止寫詩，也沒有擱

筆。他最重要的詩集《三巴集》就是這段時期的傑

作，更不用說他在澳門觀察領悟西洋畫的技法與構

圖等等。現藏上海博物館的〈白傅湓江圖〉就是他

在澳門時所作，此畫寄贈他的好友許青嶼即為明

證。但是，正如以上所述，吳漁山在澳門期間忙於

修道，故這一時期的作品更屬鳳毛麟角，難得一

見。他在澳們的一段時間，藝術上更多的是接觸與

觀照此種新的繪畫體系，進一步思考中西繪畫的異

同和各自的優勢。他曾經指出：“我之畫不取形

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

臼上用功夫；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

也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述。”這是吳歷接觸

西畫不久的感受，看起來對西畫頗有微辭，並不欣

賞。但這段文字說明了他是比較了中西繪畫的特徵

才作出評價，是一種理性的思考。也有人根據這段

話證明吳歷對西洋畫有牴觸情緒，因而說他不可能

受到西畫的影響，是一個“正統”的傳統畫家，與

《清史稿》、《嘉定縣志》、《上海南市縣志》、

《上海縣志》以及〈吳漁先生行狀〉、《鷗波漁

話》等文中所載的觀點相左。因此，本文有必要就

吳歷的畫風和繪畫技巧等作一番探討，看看他是否

確有西畫影響的痕跡。

吳歷早年拜師於王鑒、王時敏，專學倣古技

法，又以元四家黃公望、倪雲林、吳鎮、王蒙為宗

學畫山水，風格與清初“四王”相近，這是他畫風

的基本特徵。在傳統筆墨方面可謂功底深厚並奠定

了他的審美意識，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藝術觀，是

一輩子也難以擺脫的。他的畫同四王的作品一樣，

既顯出嚴密古雅功力深厚的優點，也存在缺乏生氣

遠離生活的陳腐氣息，有千篇一律之缺憾。但中年

以後，特別是到了上海以後，他的畫風開始出現變

化，可能是有感於傳統筆墨已步入死胡同，難以繼

續，又聽到當時一些審美意識超前的人物猛烈抨擊

舊畫風的言論，吳歷開始摸索新畫風，這是他邁出

的第一步。他的代表作之一〈琵琶行〉可以說是較

早在這方面的嘗試，筆墨精緻，皴染工細，秋柳蘆

荻筆筆落實，江水密密勾出，無論山石樹木都已見

出新畫法的端倪，初步展示了陰陽光線與反差的變

化。這是當時沉悶的中國畫壇，尤其是四王山水佔

統治地位時期少有的現象，透露出吳歷現實主義的

風格，而這種風格正是西洋畫所特別注重的。如果

我們結合吳歷本人的生活經歷，推斷他此時把在上

海所目睹的西洋畫風格以及一些印象深刻的技巧運

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當非臆測。這時期另一幅作

品〈湖天春色圖〉更加出色。此畫內容為江南平遠

景色，以傳統筆墨為基礎，在佈局設景等方面別開

生面，畫面遠近景色調配得當，最近的柳樹與最遠

的青山不論在物體比例方面還是光與色的明暗表現

方面均處理得十分妥貼。一條小徑沿湖畔起伏蜿

蜒，由近至遠，將景色的縱深度與連貫性鮮明地表

達出來。此畫一改四王式山水的泥古壓抑之氣，採

用西洋畫的焦點透視而不是傳統的散點透視，使畫

面更符合現實景色，給人以一種心曠神怡的空間

感，這在當時來說不失為大膽而成功的改革。吳歷

畫風更大的變動是自澳門回來以後的事。此時他眼

界大開，作畫不再拘泥於傳統章法結構，比較注重

黑白對比效果，衝破以往高遠與平遠構圖的藩籬，

透視上更科學，強調畫面真實感，近大遠小，近深

遠淡，層次分明。因此，吳歷晚年的畫有一種立體

感。從色彩方面看，他的畫猶如一張黑白照片，景

色層層分明。單就這些方面來說，吳歷對清代山水

畫的改革貢獻甚大，因為在他那個時代，一個深受

傳統文化熏陶並虔誠地遊藝其中的畫家能夠接受新

事物，勇敢地對待域外文化的影響並“拿來”其中

某些值得借鑒的技巧與觀念，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

去，這種行為，那怕祇是稍稍一點，也是相當前衛

而值得後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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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存的吳歷繪畫中，最值得研究的一幅，便

是作於1 6 8 1 年，即他赴澳門那年的〈湖山春曉

圖〉。這張畫表明他的畫風已有了更大的轉變。根

據畫上題跋“墨井道人過五十學道三巴⋯⋯已五閱

月於茲矣”得知是他剛到澳門五個月時的作品。畫

面煙雲樹石，開闊大氣，院落村舍，遠近分明。又

用彩墨寫染，光線明暗，俱得新意，筆觸細膩，淡化

了中國山水畫的皴法而代之以炭筆素描畫的效果，按

山石的明暗表現山的體積感與質量感，即使是明處岩

石，也能使人辨得出石質紋理，如見實景。

吳歷居澳期間，除了修道之外，還積纍了不少

繪畫素材和藝術構思，這對他以後的創作具有重要

意義。筆者最近讀到他一幅〈竹石圖〉，上有題

辭：“棕竹枝葉修整，蒼翠處陰陰欲滴，海風驟至

也不甚欹斜。予昔在澳記此一則。墨井道人。”這

是他根據在澳門的生活經歷回憶所見所聞寫生的最

佳例子。畫面上的棕竹不同於普通的竹子，挺拔有

姿，一塊石頭的畫法也有異於他以前的作品，不用

“劈斧”、“解索”、“披麻”等皴法，而用小筆

點出明暗比較，不顯筆觸，可以視為他“參用西

法”的一種嘗試。另外，雖然因年代久遠的關係，

吳歷在澳門的作品不易見到，但這方面的信息還是

可以從其它方面得到證實，特別是他在澳門寫的

《三巴集》詩中常有涉及。如他曾提到“大凡物之

從未見者，而驟見之為奇異。澳樹不妷霜雪，枯株

絕少，予畫寒山落木以示人，無不咄咄稱奇。”這

段話雖然講得是澳門與江南不同的自然景色，但卻

透露出他在澳門作畫示人的藝術活動。類似的文字

還很多，如：“深山盡日無人到，唐人句也，非吾

筆墨寫到山之深處，則不知無人也。然招隱高蹈，

古今所難。”〈雜詠〉詩寫道：“靜對青山入圖

畫，層巒聳處翠雲鋪。一橺新月松間掛，隱隱扁舟

唱晚歌。”把詩意與畫面結合得令人心醉。又〈雜

詠〉詩第二十三首云：“經過庚嶺無梅樹，半載幽

懷插筆端。昨寫今將寄隴客，暗窗且復展來看。”

把自己畫梅及展看的心情與動作淋灕寫出，可見他

始終未曾輟筆，祇是這些畫作至今大都散失，我們

祇能從間接的材料中略知一二。在澳門時期的作

品，還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白傅湓江圖〉，此畫

為墨筆畫，紙本，長207.4厘米，寬為29.8厘米，是

他在澳門寄給他的好友許青嶼的。許原是朝廷命

官，後被罷黜鄉裡，曾經在物質和精神上給過吳歷

不少幫助，故漁山作得好畫，常常寄贈給他。這張

畫，吳歷以白居易的〈琵琶行〉為題材，暗暗寄托

對這位老朋友不幸遭遇的同情。畫上有詩云：“逐

臣送客本多傷，不待瑟琶已斷腸，堪嘆青衫幾許

淚，令人寫得筆淒涼。”並注明此畫係“偶檢行笥

得此圖，以寄青嶼老先生，稍慰雲樹之思。”但不

論其畫是否寫在三巴寺抑或從上海帶去的半成稿，

此畫在吳歷的藝術創作中有妷特殊的意義，表明他

已經跳出四王泥古的圈子自成面目而無沉重之墨

氣。突出江面的煙雲，空濛迷茫，淡淡的遠山若有

若無，營造一種空曠迷離的氛圍。人物與客船又為

畫面增添了生動感。而最突出的是，這幅畫中的樹

木描繪真實細緻，不同的樹種，不同的造型，以及

前後穿插枯疏交叉等，處處表現出秋冬之季的蕭瑟

景象，烘托出了整個畫面的中心思想。這是清初山

水畫中難能可貴的一幅。

漁山晚年的作品，更顯出西洋畫對他潛移默化

的作用。如同他的其它晚年作品一樣，〈靜深秋曉

圖〉作於康熙四十一年，其時吳歷七十一歲。此畫

顯得深邃莊嚴，峰嶺層疊，有“雨後青山鐵鑄成”

之勢，墨色濃烈，黑白分明，這是漁山晚年作品最

大的特徵。其它作品如〈山林田舍圖〉、〈秋山

圖〉以及〈夏山雨霽圖〉等等都是如此。當然，我

們在分析吳歷作品的藝術特點時，不能忘記他畢竟

是一位從小就沉浸在宋元山水畫技法中的清初畫

家，一生飽覽過不少古代山水名家的作品，如董源

的〈溪山行旅圖〉，趙令穰的〈湖鄉清夏圖〉，黃

公望的〈陡壑密林圖〉，王蒙的〈林泉清集圖〉等

等，心追手摹，且從師二王門下，傳統技法對這位

畫家終身的影響自然不能低估，特殊的文化背景與

特定的時代條件必然給他烙上深深的印痕。他自己

曾經說：“觀古畫如遇異物，駭心眩目，五色無

主。及其神澄氣定，則青黃燦然。要乘興臨摹，用

心不染，方得古人之精神要略。”可見他把古人之

作奉為聖明，精心摹倣。因此，要求漁山完全擺脫

所謂正統山水畫的影響，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而

像他這樣一位有妷深厚傳統背景的畫家，能夠汲取

西洋畫的某些表現手法而改變自己的畫風，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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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添一點新意，在當時來說已是十分罕見難能可

貴的。吳歷的作品，在當時已受到行家們相當高的

評價。張棟在題他的〈葑溪會琴圖〉上說：“漁山

先生，人極高雅，早為前輩所推，本朝畫格稱第

一。王奉常麓臺司農俱云漁山畫古雅，出石谷之

上。是圖氣韻深醇，筆情高淡，在元人中也居上

坐，豈余子所能企及？”秦祖永也說：“此老高懷

絕俗，獨來獨往，不肯一筆寄人籬下。觀其氣韻沈

鬱，魄力雄傑，自足俯視諸家，另樹一幟。”又出

版於光緒二年的〈墨井書畫集序〉中談到清初六家

的畫作時說，他們“較之宋元大家有過之而無不

及，蓋在乾隆時已推重若此，近則四王惲吳之畫，

人人皆知寶貴，幾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

“先生手跡寥寥，不數觀於摹，吉光片羽，幾如天

上之鳳毛，斷簡殘編，猶是人間鴻爪。”而對漁山

作品評價最有價值的莫過於王翬（石谷），因為他

是四王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是清初畫壇公認的大

師，又曾主持過清廷的受命之作〈康熙南巡圖〉。

平心而論，王石谷的藝術成就應該在吳歷之上。他

們是同鄉，又是畫友，同齡且又是同學。王石谷曾

在吳歷的一幅〈鳳阿山房〉的圖軸上寫道：“墨井

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遁跡高尚以

來，余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

宋入元，登峰造極，往往服膺不失。此圖為大年先

生所作，越今已二十年，尤能脫去平時畦徑，如對

高人逸士，沖和幽澹，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

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

塵，奈何奈何。”王石谷的這段文字，幾乎把吳漁

山的藝術成就推到無以復加的境地，此乃“內行看

門道”的精妙之語，也是對吳歷畫品的最高評價。

因為吳漁山的畫品人品均有贊辭，故他的畫備

受關注。1998年秋上海秋季書畫拍賣會上，他的一

幅晚年山水畫以三十七萬高價拍出，高出同時期畫

家不少。筆者尋訪了那位頗有眼力的收藏家，問他

高價拍下漁山作品的感想。他認為，此畫雖因保存

不善以致畫面發黑，“品相不佳”，但考慮到吳歷

為清代著名的功力型畫家，作畫一絲不苟，筆筆落

實，構圖與筆墨技巧上又有新的面目，而且，更重

要的是，吳歷作品傳世的很少，故儘管底價較高。

仍不失為收藏的佳品，因為它的價值更應放在藝術

的流程中加以觀照。我相信這位藏者眼力非凡，也

證明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會走向更成熟更理性。

吳漁山自澳門回滬後，教會方面於1688年由著

名傳教士羅文藻主持授予他司鐸之職，他成了最早

的三個華人司鐸之一。由於他在教會和畫壇上的雙

重影響，社會活動面相當廣，其時主要在上海、松

江、嘉定一帶傳教，同時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畫

筆。他有詩云：“老年氣習未全刪，坐愛幽窗墨沼

間。授筆不離黃子久，淡濃遊戲畫虞山。”這首詩

可以看作他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物質生活固然貧

困，但精神與藝術上的充實令他孜孜不倦地推進自

己的工作。晚年的吳歷，思想意識與審美情趣已大

有變化。江南一帶不少學藝弟子拜他為師，但他所

教的，不再是老一套的筆墨功夫。《嘉定縣志》說

他“居嘉定十餘年，縣人從學者甚多。陸道淮是其

高足。陸善畫山水、花卉，曾至日本，廣遊名山勝

水，繪〈六遊圖〉”。吳歷在他的《三餘集》中也

自述晚年指導學生畫〈聖母肖像圖〉。從這些材料

我們得知吳歷用中西合璧的繪畫觀念影響、指導他

的學生，雖然我們現在無法全面地估量這種影響的

範圍和深度，但從吳漁山在當時的特殊經歷與地位

來看，這種影響的意義肯定遠遠地超過他個人的範

圍。今天，我們在評論這位內陸與澳門之間最早的

文化交流使者時，不會忘記他對近代繪畫史的貢

獻。這種貢獻或許不是烈烈揚揚的壯舉，甚至還被

人遺忘，卻真是由此一葉而知秋。由這位具有典型

的士人意識的傳統畫家在西風東漸的大勢下所顯示

出來的變革畫風之舉，多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

畫壇融合中西藝術的趨勢以及傳統審美結構的微妙

變化，標誌妷一個繪畫史上的新時代即將來臨。

此外，吳歷在澳門與內地之間文化傳遞方面的

功績，亦不僅僅表現在傳教與繪畫方面。他把居澳

期間所見所聞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帶回內地，

這在當時交通落後信息閉塞的社會上含有十分積極

的意義。許多人是通過閱讀他的詩集而瞭解中西共

存的澳門社會生活，這些信息成了人們飯後茶餘的

趣談。由於他的活動，使澳門與內地的求知者開闊

了視野，彼此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因此，吳漁山在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非凡貢獻，值得我們在今天大

書一筆。


